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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莱州，清寒料峭，朔风凛冽。顺着曲折
的山径蜿蜒前行，记者寻到了位于禄山主峰西麓
的毛文简公墓园。

陵园约十亩大小，坐北朝南，规格方正，中央
祠堂两侧翁仲、鞍马、卧羊、坐虎渐次安顿。居中
的汉白玉神道碑，由明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作
文，次辅徐阶书写，铁画银钩间勾勒出墓主人毛
纪为官的梗概忠骨。

“毛纪历仕明孝武世宗三朝，先后任尚书、内
阁大学士。虽官位日隆而初心不改，为官廉明简
重，施政行事循道而行，君王有过则力谏。纵使专
制皇权压身，他宁愿舍弃禄位荣华，也不放弃对

‘道’的坚守。”毛氏后人毛国才说。
“为官循道行，荣禄如浮云”，正是毛纪一生

行迹的形象写照。

富者穷人之谜团
在莱州提起毛纪，可谓闻名遐迩，妇孺皆知。

但他们往往也会脱口而出：“就是那个后来做了
宰相的放牛娃嘛！”

这个说法的流行，肇基于蒲松龄《聊斋志异》
的艺术再造。

“掖县相国毛公，家素微，其父常为人牧牛”，
蒲氏在《姊妹易嫁》篇首就开宗明义说道。

考之典籍，能配得上“掖县相国毛公”的人
物，也就只有明嘉靖初年的内阁首辅毛纪了。

蒲氏在书中，以奇谭见闻式的笔触，讲述了
毛纪发迹前在乡间的趣事。

毛纪少年家贫，父亲替他人牧牛度日。后来
毛父遇雨匿藏于墓地中，被汹涌的洪水浇灌而
死。当地大户张氏收留毛纪，教他读书断字，见其
聪颖绝伦愈发喜爱，便将大女儿素花许配为妻。
但素花嫌贫爱富，“怨惭之意，形于言色”。每当别
人提及婚事，她都掩耳抱怨：“我宁死不从牧牛
儿。”大婚当日，素花掩袂向隅而哭，任旁人如何
规劝也不挪步。一旁的妹妹素梅喜爱毛纪儒雅气
度，竟自愿代替姐姐嫁人。婚后夫妻二人感情甚
笃，毛纪也顺利高中举人进士。后素花虽嫁于一
富户，但浪荡公子身无长技好吃懒做，家业很快
归于衰败。

故事改编为吕剧曲目后流传日广，毛纪放牛
郎的形象在百姓心中也逐渐扎根定型。但蒲氏杂
谈多怪力乱神，其小说是文学手法的艺术加工。
历史上真实的毛纪，成长于莱州鼎鼎有名的书香
门第——— 崇儒毛氏。

崇儒毛氏一族原居淮泗之滨，后避元末动乱
徙家至莱州落籍。毛纪父毛敏，也并非是牧牛淹
死的可怜人。他精通经史，长于说理，于明代宗景
泰元年（公元1450年）中乡试举人。经乡党举荐，
任掖县（现莱州）教谕职，负责掖县全境教化，后
因功升任杭州府教授。

毛敏极为尊崇儒学，每每以其作为行事的标
尺。为使子孙后世铭记儒学教诲，他将自己堂号
命名为“崇儒”，并删定家谱，以“崇儒毛氏”来区
分同姓各支。子嗣在耳濡目染下，多为文质彬彬
的君子。

幼子毛纪，字维之，生于明英宗天顺七年（公
元1463年）七月十七。毛纪天资聪颖，勤奋好学，
深得父亲的喜爱。

致君尧舜终生梦
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24岁的

毛纪中乡试解元，次年春闱又中进士，得授翰林
院庶吉士。

按旧例，春闱金榜刊布后，朝廷会从新科进
士中挑选排名前列、有潜质的进入翰林院学习政
事处理，这些年轻才俊被统称为庶吉士。待庶吉
士实习期满，他们再被授任各种官职。

自明英宗开始，庶吉士的地位日益提升。随
着“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原则的确
立，庶吉士有了“储相”的称号，是个人人羡慕的
显耀位置。

毛纪入翰林院后，为人谦卑恭驯，毫无骄纵
自满习气，因办事干练细致而深得同僚赞许。明
孝宗即位后，授毛纪为翰林院检讨会同丙辰会试
考官，开始为国选才。

毛纪在会试中的优异表现，让爱才惜才的孝
宗开始留意这个年轻人。孝宗调毛纪为东宫讲
读，给年轻的太子朱厚照讲解经史。朱厚照为孝
宗独子，因溺爱而嬉戏无度。毛纪兢兢业业教导，
告诫储君应为万民之表率，但天性爱自由的太子
却难安静接纳。朱厚照虽不能静心读书，却知晓
毛先生事君一片赤诚，故而敬重有加。

朱厚照继位后，立刻命毛纪参与修纂《孝宗
实录》，客观汇总归纳孝宗一朝的为政得失。实录
编纂完成后，毛纪因功擢升为侍讲学士，负责帝
王的经筵日讲。

当年给太子讲课，如今给皇帝说书。毛纪有
些天真地认为，身为帝王的朱厚照应该能从太子
的顽劣中脱胎换骨，静下心来倾听群臣的意见、
学习先贤的宝贵经验了。毛纪将经筵日讲看作每
日第一等大事，关系到塑造帝王行为、涵养皇帝
德性、致君尧舜的重大问题。“经筵一日不废，则
圣学圣德加一日之进；一月不废，则圣学圣德加
一月之进。盖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属，则自然强
敏。经筵讲学，正人主开广心思，耸励精神之所
也。”

每次经筵日讲前，毛纪都做足功课，从先贤
只言片语中凝练出治国理政的良言善策。但武宗
虽贵为天子，酷爱嬉戏之心依旧，时常以身体违
和或祁寒盛暑来逃避。毛纪虽有心规劝却无可奈
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武宗学识水平没有多少
长进，毛纪的理论功底却因做功课而有了实质性
提升。

武宗和太子时一样，虽不喜毛师傅张口闭口
的圣贤之道，却知道这个官员是发自肺腑渴望治
理好国家。所以他升任毛纪为吏部左侍郎，开始
着手进行全国吏治弊端的改革。又在正德十年

（公元1515年），升任他为礼部尚书，担负起武宗
朝礼制文化的建设。后来又任毛纪为东阁大学
士，进入内阁，参与军机，成为皇帝颇为倚重的股
肱之臣。

力谏求佛荒唐事
武宗对毛纪的提拔倚重，毛纪却没有感恩戴

德的表现。为此毛纪曾对人言：“吾以道侍君，不
可则止。”

心中遵循的“道”，是致君尧舜的梦想，也是
毛纪做官行事的标杆。若“道”遇践踏，那么荣华
禄位弃之亦如敝屣，毫无留恋。

毛纪后来的所作所为，便是对心中这份“道”
的坚守与践行。

对于皇帝的举动，毛纪若觉得有不妥之处，
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指正。

毛纪刚升任礼部尚书不久，就遇到了荒诞怪
异的乌斯藏活佛事件。

当时处于大明西南边陲的乌斯藏，其首领自
明成祖朱棣时被封为“大宝法王”开始，就和明廷
建立了密切的藩属关系。正德十年，乌斯藏按陈
例遣使进贡朝贺。但这次的使者，在朝堂之上夸
夸其谈，声称当地有位活佛可以“预知三生祸
福”。正因政事缠身而乏趣的武宗闻之，非常欢
喜，“欣然欲见之”。但大明皇帝怎能屈尊纡贵去
深山茂岭中找活佛呢？所以武宗决定，派遣一支
规模庞大的使节团，到乌斯藏去把活佛请过来，
为的只是亲眼目睹下这种奇闻趣事。

武宗当即派遣太监刘允携锦衣官130人，卫
卒及仆隶数千人前去乌斯藏专程迎接。

礼部尚书毛纪听闻后，立刻上疏谏阻。他为
武宗细致算了一笔经济和社会账，道出迎接活佛
为何得不偿失。“京师至乌斯藏路途两万余里，钱
粮花费自然不可胜言。何况从四川雅州出境，需
沿大河西行数月才能抵达，沿途没有朝廷设立的
馆驿集市，一切费用都要蜀中百姓供应。当地连
岁用兵，流贼巨寇刚刚荡平，百姓饱受涂炭之苦，
正是休养生息的关键时期。如今劳师远行，取财
民间，百姓无疑更加凋敝，而蛮夷必定再次作
乱。”

毛纪的奏疏犹如一石入池，激起层层涟漪。
重臣如梁储、靳贵、杨一清、叶相、周伦，也相继追
随他上书谏止。但众臣的奏疏到了禁中，却留中
不发，石沉大海。武宗毫不理会群臣态度，执拗地
催促刘允上路求佛。

刘允之行，正如毛纪所料，成了沿途百姓的
灾难。他一路极尽奢侈，以珠徘为蟠嶂，用黄金打
造供具，遇到寺庙则赏赐金印，沿途犒赏更是不
计其数。内库所存黄金罄尽，沿途百姓更是哀嚎。

求佛船队在临清阻塞运河河道，导致粮船无
法按期抵达京师，京畿因缺粮而一时人心惶惶。
进入蜀境后，江面狭窄无法容纳大船，刘允又令
当地民工打造朦舶舫，所造船只前后相连竟长二
百余里。求佛队伍到成都后休息驻扎，每日就消
耗当地粮食百石，花费菜金百两。成都官办驿站
难以满足住宿需要，就强迫民办驿站来接待。

蜀中百姓劳作不停，也无法满足刘允队伍的
盘剥，一时民怨沸腾。

远在京师的毛纪探知刘允一路扰民，便接连
向武宗上疏劝谏。武宗还是从前的态度，虽然口
头上承认大臣所说有理，行动上依旧我行我素。

成都扰民岁余后，刘允才慢腾腾率队伍进
发，经两月有余的山路折腾，到达乌斯藏。可乌斯
藏活佛因害怕遭受谗害，早已隐迹藏行不知所
踪。刘允见皇命难复，竟以乌斯藏人的性命威胁
交出活佛。边民感觉受辱，趁着夜色偷袭明使营
帐。求佛队伍死亡两人，负伤数百人，刘允骑马狂
奔才得以身免。

喧嚣一时的乌斯藏活佛事件就这样草草收
场了。

“乌斯藏闹剧让毛纪的内心有些受伤，但他
还没有放弃致君尧舜的梦想。”毛国才说。

进谏君王为苍生
君主可以不纳谏，但只要君主尊重臣子人

格，臣子就不可以不进谏。毛纪内心里对君臣之
道有一套这样的理解。

“这也是为何武宗荒淫，毛纪屡次进谏却无
去意。世宗刚愎猜忌，毛纪愤而归隐的缘故。因为
他感觉到，世宗嘉靖帝用强权在践踏臣子心中的

‘道’了。”毛国才说。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武宗在宠臣江彬

的怂恿下离开北京，来到九边重镇宣府，意图用
武功来摆脱官僚群体的束缚。但武宗做法颇为滑
稽，他自降身格封自己为“镇国公”，并在宣府营
造“镇国府”。接着他巡视边军，无视国库空虚的
现实，封赏防御蒙古的军队。

毛纪接旨后上疏，认为不宜无原则滥施封
赏。对皇帝提出的35万两封赏银要求，毛纪建议
其中一半用于犒劳边军，另一半留在京城作为军
俸使用。武宗虽无可奈何，却还是接受了毛纪的
建议。

当听说京城郊外流民日多的事态后，毛纪立
刻前往亲自调查。他将调查情况详细汇报给朝
廷，指出流民不安的危害。“卢沟桥并杨村等地

方，盗贼生发，所在成群，白日之间，阻截道路，肆
行抢掠，各处解纳钱粮、贩运货物和往来公差多
受其害。”

流民日多，京城治安面临极大压力。“京城内
外乞丐甚多，往往在市抢夺食物……鬻男卖女，
骨肉自不相保，冻饿而死者不可数计”。

关于如何解决流民乞丐难题，毛纪先解释了
流民出现的原因：“今年京畿内大水，禾谷歉收，
米价暴涨，同时徭役沉重，民不聊生，百姓没了生
计转而变为乞丐盗贼。”

毛纪希望皇帝能重视流民问题，迅速轻徭薄
赋，赈济灾民，定下弥盗安民的长策。值得一提的
是，后来明朝的灭亡就是因没有妥善处理西北流
民问题。

毛纪一心渴望致君尧舜，每看到有不合“道”
的地方，总是会提出见解和主张，因而也时常得
不到皇帝的喜爱。

例如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正月初六，武
宗刚从宣府回到京城便又要出京。毛纪为皇帝不
理政事而忧心忡忡，他上本希望皇帝能留在京城
处理国家大事。

在奏疏中，毛纪大胆引用汉武帝“穷兵黩武”
的教训来规劝武宗，希望他不要“卒致海内虚耗，
后虽有悔，然亦晚矣”。语气强硬实属罕见。

毛纪的劝谏虽偶尔得到武宗的响应，但多数
情况下是被束之高阁。不过毛纪不以为意，继续
对大政方针发表自己的态度看法。例如他曾多次
向武宗进谏，希望他吸取古人“千金之子，不立危
墙之下”的告诫，留在宫中处理政务，不要到处游
玩，否则既劳民伤财又增加危险。

事实不幸被毛纪言中。正德十四年（公元
1519年），游玩江南的武宗回程经清江浦时，见景
色优美，鱼翔浅底，不禁动了渔夫之心。他自驾小
船张网捕鱼为乐，不想鱼多网沉，武宗极力拖拽，
导致小舟倾覆落水。虽经众人救出，但水已入肺，
又兼天气转凉，肺炎症发，武宗病势一日不如一
日。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武宗驾崩于豹
房。临终之际，他似乎有所反省，对身边的司礼监
太监说：“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
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自己教授的学生病逝，毛纪内心的痛楚不言
自明。

士不得用自离去
武宗无子嗣，遗诏令兴献王之子承继大统。
嘉靖即位初，革除了武宗朝的蠹政，朝政为

之一新。毛纪看到新帝锐意革新，便向皇帝进言，
要他注重学习政务，“且圣学之勤与不勤，政事之
臧否，天下之治乱安危系焉，不可不慎也”。

然而，嘉靖随后开始暴露出刚愎自用的面
目。他借故将因火灾而丧失居所的武宗皇后与贤
德二妃迁出内宫，至西城仁寿宫处幽禁起来。毛
纪闻讯后，立刻写就折本上奏道：“武宗皇帝以神
器之重传之陛下，恩德甚大，事其后妃，礼宜从

厚。今康陵土尚未干，陛下遽忍忘之邪……”毛纪
为妃子和武宗鸣不平，站出来制止嘉靖的行为。
而毛纪认为“武宗皇帝以神器之重传之陛下”，似
乎戳中了嘉靖的痛点，预示着“大礼议”的即将开
始。

不久后，嘉靖朝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大礼
议”。嘉靖希望以藩王之子身份承继皇位，而矢志
于维护皇统纯正的内阁群臣却执意要求嘉靖以

“孝宗继子”的身份继位。
简单的身份之差，背后其实包含着阁权与皇

权的较量。谁最后压倒谁，将决定着日后朝政制
度的变迁。

毛纪一直以来都希望“致君尧舜”，用进谏等
方法约束君主的不轨行为。此时他也自然站在了
内阁这边，维护孝宗——— 武宗的皇位大宗。

随着嘉靖权力日稳，他开始毫不留情地打击
内阁群臣。杨廷和、蒋冕先后致仕去职，毛纪成了
内阁首辅。

嘉靖对毛纪好言宽慰，希望他能站在自己一
边。但毛纪不为所动，依旧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群臣在左顺门哭
谏，要求维护武宗的大宗地位。气急败坏的嘉靖
帝令锦衣卫廷杖群臣，被打死者达16人。

毛纪闻讯后，立刻上疏皇帝，指出群臣何错
之有，竟受到如此不公对待。嘉靖览章大怒，申斥
毛纪：“信结朋奸，妄背君事，执与私邪？”用词严
酷可见一斑。

毛纪忠心事主、循道为官，却得了如此恶毒
的评价，其心难以自安，愈发感到致君尧舜的理
想日渐破灭。

嘉靖三年，内阁首辅毛纪留下了一封著名的
辞职信，挂冠而去。他在信中一改过去谦卑含蓄
的态度，直抒胸臆痛快酣畅：“自从我朝创立内
阁，国家政事，多是阁臣与君主商议可否，然后施
行，这是内阁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微臣愚钝，如今
不能承担这么重大的使命了。之前大礼之议，有
平台召对，也有司礼传谕，似乎凡事都是在商榷
进行的。然而所有决定皆出自帝王专断，未曾倾
听采纳阁臣意见，内阁商议之职能何在？至于鞭
笞廷杖百官，动至数百人受难，此乃祖宗未曾出
现的情况。这个决定完全出自中旨，我并不曾参
与其中。”

接着毛纪开始表明自己难以继续任职的缘
由，“宣召徒勤，扦格如故，慰留虽切，诘责随加，
臣虽有体国之心，不能自尽”。

毛纪以北宋司马光答神宗语来表述心意，
“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
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
也”。此语粗俗来说，其意便是“你用我为官，是为
了有用于国家社稷，如果只给荣禄而不听忠言，
我就不干了”。此语可谓毛纪大半生为官行事的
生动总结。

接着毛纪认为君王若不信任阁臣，阁臣也没
有必要再恋位不移。“夫要结朋奸、背君报私，正
臣平日所痛愤而深疾者。有一于此，罪何止罢黝！
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醒颜朝廷间哉？”毛纪
随即要求辞职归乡里，以全心中“道”之终始。最
后他希望世宗能够“任贤纳谏，审是非，辨忠邪，
以养和平之福”。

可世宗辜负了毛纪的期望，他在荒淫的道路
上愈走愈远。

终老故里念朝纲
据毛氏后人讲述，毛纪回到故乡后，因担忧

辞职信引发打击报复，就立即派人散布自己的死
讯。但这都是些野史传说，不足为信。

其实毛纪回到故乡后，过起了悠然自得的田
园生活。他对后辈谆谆告诫：“知吾今日之乐，诚
有出于山水之外者，冀以反之吾身，求其所谓真
乐者，静以存之，而不坠于尘埃流俗之末。”他开
始在优美的山水中寻觅生命的真谛。

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毛纪对日益腐败的吏
治深为担忧。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毛纪
年满80岁。世宗派人前来看望，下达诏书说：“纪
辅弼旧臣，年登八袠，德寿并茂，其赐以羊酒，令
抚按官及门存问，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六
名应役，以示优眷。”而毛纪则对使者重申，希望
嘉靖能重用贤臣，远离小人。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六月初六，83岁
的毛纪于莱州病逝。消息传至京师，世宗为之辍
朝一日，追赠太保，谥号文简。

毛纪之后，毛家科甲蝉连，甚至出现了父子
解元、父子进士、兄弟进士的盛况。他们任职后，
纷纷以毛纪为榜样，清廉自守，受人推重，家族声
誉延续到清代。

毛纪墓现位于莱州永安路街道西山张村西
北的禄山上，“文革”时遭到破坏。1993年在当地
政府的支持下，毛纪墓园得以重建。

■ 政德镜鉴┩蹈等

因为觉察到皇帝视臣下如奴仆，君臣协作治理天下的梦想再不能实现。身为内阁首辅的他，临行前引用北宋司马光的话话来讽喻嘉靖帝：

“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

毛纪：为官循道行，荣禄如浮云

□ 本报记者 鲍 青

嘉靖朝爆发的“大礼议”是明中期一次牵
连广泛、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史学
家孟森曾指出“大礼议”对政局、世道与士心
的影响极为深刻，可视为晚明衰亡的先声。

而“大礼议”的爆发，和正德年间日益加
强的内阁权力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可视为
“皇权”与“阁权”的一次正面较量。

正德年间，内阁权力逐步提高，俨然有了
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气势。当时阁臣往往身兼
部务尚书，主导各部日常运转，间接管理着国
家的整体事务。特别是在武宗正德七年（公元
1512年），大学士杨廷和升任首辅，则是这种
趋势的进一步加强。杨廷和处事刚毅果断，威
望极高，他联合其他几位阁臣，形成了一个较
稳固且强有力的内阁班子。

例如，当时礼部尚书毛澄在正德十五年
（公元1520年），因武宗巡幸未归，对诸生提
出的廷试问题就表示：“此事决定权在内阁，
我礼部早就做好准备。”

内阁不仅影响各部事务，甚至对皇权也产
生一定的限制。武宗在宣府狩猎时，曾下令回
朝群臣要制作旗帐来迎接。首辅杨廷和接旨后

却认为：“用旗帐迎接乃是乡间鄙俗。天子贵
为至尊，千万不能用此来渎漫。”语虽谦卑，
意却坚决。不依不饶的武宗接连下了几道圣旨
重申己意，杨廷和却不为所动坚决不从，武宗
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而在武宗病入膏肓之际，内阁担负起管理
国家调度和运转功能。也正是因为内阁权势的
增长，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武宗胡作非为的负面
影响。所以《明史》称：“武宗之季，君德日
荒……流贼炽而无土崩之虞，宗藩叛而无瓦解
之患者，固赖庙堂有经济之远略也。”

内阁的权势，在武宗驾崩而新帝未至的三
十七天里，增长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内阁首先和武宗达成共识，确定了皇位继
承人的人选，又授权发布遗诏，对武宗时代的
弊政进行批判和反省。内阁改革弊政，轻徭薄
赋，与民休息，深得民心。此后杨廷和又用计
捕杀大臣江彬、李踪等人，解除了将领武装政
变的威胁。在内阁权力扩张的同时，依附皇权
的宦权及悻臣却失去依靠，无法与内阁相抗
衡。杨廷和等人甚至产生了用内阁来约束皇权
胡作非为的念头。

但自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开始，内阁名义
上只是附属皇权的咨询机构，自身权力没有制

度上的保障。内阁权力的增长，更多的是建立
在皇帝的默许和妥协基础上。就连号为“中兴
之主”，因宽厚仁慈、躬行节俭而闻名的明孝
宗，也曾直白地表示：“吾不自治，谁能治
吾？”一语道破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当权
力不断增长的内阁遇到欲乾纲独断的嘉靖帝，
冲突自然在所难免，而“大礼议”只是危机爆
发的导火索。

内阁为了维持皇族大宗的纯正，主张嘉靖
帝以过继给明孝宗的方式继承皇位。而年少气
盛的嘉靖，却执意要以“藩王之子”的身份入
继大统，别立大宗。继位刚六天，嘉靖就召集
群臣商议给父母上尊号。时任礼部尚书毛澄和
内阁大学士商议后上疏，表示要依循北宋英宗
继位仁宗时旧事。毛澄替皇帝下了决定：“兴
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陛下宜
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
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毛澄更在
奏疏中表示对此决定“有异议者即奸邪，当
斩”。

毛澄态度如此强硬的缘故，在于背后内阁
杨廷和等人的强力支持。此后，内阁大学士蒋
冕、梁储、毛纪等人不断上疏，众口一词，皆
认为嘉靖应尊孝宗为皇考，从而形成一种强有

力的内阁主张。嘉靖虽然不满意这种安排，但
在强大的官僚行政系统面前，相对弱势的皇权
只能暂时忍让。他让群臣不断议论探讨，希望
在官僚群体中分化出声援自己的意见。

无尽的等待中，嘉靖终于看到曙光初现。
下级官员张璁和桂萼站了出来，他们指出武宗
的遗诏，并没有明确要求嘉靖以入嗣方式继
位，而且嘉靖生父兴献王也仅有一子，不能
“为人后以自绝其亲”。他们两人还提出“礼
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的观点，震动朝
野。嘉靖极为高兴，大呼“此论出，吾父子获
全矣”。

然而，张桂二人立刻被内阁贬官外任，嘉
靖又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嘉靖为了给父母加帝后称号，起初对杨廷
和、蒋冕和毛纪态度温和，多次以商量口吻
“委曲折中以申孝情”，意图用人子对父母的
依恋来打动他们。但内阁大学士们认为自己
“职在辅导，不容曲从阿顺，以上损圣德”。
杨廷和即认为：“若以一己之私而混淆生父和
大宗父，是紊乱一代的纲常伦理，搅乱了后世
的公正议论。”所以他动用内阁的封驳权，
“持不可者三，封还御批者四，前后执奏几三
十疏”。皇上对杨廷和拒不合作的态度竟毫无

办法，只是“忽忽有所恨”。皇帝在万般无奈
下，曾想对内阁大学士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派
遣宦官代表皇上到礼部尚书毛澄处“长跪稽
首”，渴求他转变立场。可见在议礼之初，内
阁延续权势增长的势头，对皇权有足够的限制
与约束。

但这种限制和约束，缺乏制度支持，更多
的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情况。随着嘉靖皇帝
权力日稳，他愈发感觉到可以凭借手中权势决
定事态的走向。特别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
年），杨廷和因年老而致仕后，从前铁板一块
的内阁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让嘉靖看到了达
成目的的希望。

此后嘉靖帝开始纵横捭阖地扩张皇权，他
绕过内阁任命在“大礼议”中支持自己的下级
官僚，对内阁形成了掣肘之势。在皇权和阁权
的拉锯中，皇权的势力逐步占据上风。后嘉靖
意欲去除生父中的“本生”二字，大学士毛纪
等人持异议，嘉靖就肆无忌惮地辱骂他们。随
后百官在左顺门跪谏，作最后的抗争。嘉靖帝
毫不留情地铁腕处理，“四品以上者俱夺俸，
五品以下者杖之”。廷杖时有王相、王思等十
六人因病创而卒。在“忠君”与“护道”之
间，士大夫的脊梁骨被打断，集体的抗争行为
再也难以组织。

此后嘉靖乘势将生父称为皇帝，而将孝宗
称为皇伯考，几乎无人胆敢反对。此时，嘉靖
已经完全控制内阁，可以随意安排中意的大臣
进入内阁。而这些大臣往往没有限制皇权的资
本，只能仰皇帝的鼻息存活。

嘉靖初年，杨廷和试图提高阁权，限制皇
权的努力失败了，朝廷在皇权专制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

·相关阅读·

嘉靖即位之初，以杨廷和、毛纪为主的内阁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权力大为增长。希望贤人治国的士大夫们，开始寻寻求提高阁权限制皇权的努力。

但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当时，这种努力很快就在“大礼议”的纷争中烟消云散。

大礼议：消散的内阁扩权梦

位于莱州永安路街道西山张村的毛纪墓园 鲍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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